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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字笔画书写
偏误分析——以玛拉工艺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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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汉字一直被视为汉语学习过程中最艰巨的挑战。不
论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抑或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汉字
书写对他们而言是最困难的，汉字书写偏误也是最明显的。汉
字笔画是构成汉字的最基本单位，也是识别汉字正确书写的基
本方法。因此，汉字笔画书写是学习汉字时必须掌握的基本规
则。本文通过文本语料搜集，探讨非华裔学生的汉字笔画书写
偏误表现形式与构成汉字偏误的因素。通过调查发现，非华裔
生的偏误类型集中在笔画笔形、笔画组合关系和汉字里没有的
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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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considered as the challenge task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neither Sinosphere nor non-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 Their writing error in Chinese characters 
is obviously significant. Chinese characters strokes are the smallest 
unit that built up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istinguish the accuracy 
of Chinese characters writing. Therefor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trokes is a must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requency of the types 
of strokes error and identify the factor of making strokes writing error 
among non-native Chinese learn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stroke’s shape, stroke’s combination and non-existing strokes are 
the highest error types of Chinese character writing among non-native 
Chinese learners.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stroke, writing error, stroke error, 
                           non-native Chinese learner

一  引言
    

  从中国经济崛起至今“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沿线国家

不仅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密切，沿线国家也掀起

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政治的沟通、商路的通畅、文化的交

流离不开语言。因此，汉语成了“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语

言。自1976年开始马来西亚正式与中国建交，汉语作为外语学

习便成了非华裔生所喜爱的外语课。玛拉工艺大学（UiTM）是

马来西亚专为非华裔而设立的马来大专，也是马来西亚其中一

个为非华裔生提供“华语文”教学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机构（陈

淑玲，2011）。《基础华语》一直是玛拉工艺大学学生竞相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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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门外语课，选读《基础华语》课的学生逐年增加。然而，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非华裔生免不了面对学习上的问题，如：

汉字、词汇、语法和语音。

   对非华裔生而言，汉字无疑令他们又爱又恨。他们刚开始

学习汉字时，虽觉得汉字有趣，却也不得不因为汉字的数量繁

多，结构繁难而感到苦恼。他们不仅常常遇到认不出、写不出

汉字的问题，在汉字书写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笔画错

误、部件错误，甚至是出现汉语里没有的汉字形体等偏误。由

于汉字是汉语教学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决定汉语学习者后继

学习汉语的意愿，所以掌握汉字的认读、书写是必须的。只会

听、说，却不会写汉字、认读汉字，那么就不算是真正的二语

学习者（李璘，2019）。汉字再难学，学习者仍有必要识记并

习写汉字。因此玛拉工艺大学的《基础华语》课程虽“重口语

表达，轻汉字书写”，但依然为非华裔生提供汉字教学。

   笔画是构成汉字的最基本元素，对笔画进行特征分析与计算

是从形体上识别汉字的一个基本工作，是先于部件分析而存在

的（郭圣林，2008）。笔画的冗余或缺损将导致部件书写、认

知的错误，而掌握笔画书写是整体上把握汉字、提高汉字书写

速度的基点（施正宇，2000）。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学习者的

汉字笔画偏误进行探讨。探讨或调查非华裔生的汉字笔画书写

偏误有助于教师了解学习者常犯的笔画书写偏误，并及时采取

纠正措施，以减少学习者的汉字书写偏误。此外，学习者亦可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注意自身可能犯的同样书写偏误，进而避

免汉字书写上的偏误。有鉴于此，本文将透过语料搜集着重探

讨马来西亚非华裔汉语学习者的汉字笔画书写偏误类型及笔画

偏误原因，以了解马来西亚非华裔生的汉字笔画书写偏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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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问题如下：（1）非华裔生较容易产生偏误的汉字笔画有

哪些；（2）什么原因导致非华裔生的汉字笔画偏误。

二  音义文字——汉字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符号体系（邵敬敏，

1992）。汉字是方块字而非表音文字，与拼音文字拥有不同

的书写系统。例如：英语词汇“ incorrect”的音节可拆分

为“in-cor-rect”，其字母还可以将其进一步细分为音素“/ˌɪn.
kəˈrekt/”。然而，汉字不能像英语一样根据其音节或音素进

行划分。因为汉字不但有形和音，还有义。例如：“一、医”

虽然都读yī，但是其形与义都不一样。“一”是数字1，汉

字“一”的形是一条直线；“医”是医生的医，其形是半包

围结构的汉字。如果只写汉语拼音，就难以分辨汉字的意义。

此外，汉字是具有表意性的语素文字，其意符（形旁）是记

录该语素的意义，音符（声旁）则是记录该语素的音节。

如：“枝”，形旁是“木”，表示这个语素的意义是属于树木

类，声旁是“支”，表示该语素的读音同“支”(zhī)。
   英语词汇前缀或后缀的增加虽改变了词类，但词类的改变

依然与原来的词义相关，如：形容词“sufficient”指足够、充

足，当该词汇加了词缀念做“sufficiency”时，其词类将转换为

名词用以解释数量充足。然而，汉字部件的转换将使汉字音、

义的转变。如：“惜”(xī)，意义为“惋惜、爱护、疼爱”。当

其部件由“忄”(xīn)转为“钅”(jīn)，那么就成了“错”(cuò) 
字，意义为“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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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汉字笔画（笔形）

   笔画是学习汉字的基础，特别是初级阶段的学习者，尤其须

要注意笔画的书写（吴卓然，2011）。中国著名心理学家艾伟

先生于1949年提出笔画对汉字识别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如果笔

画出现缺损或失准必将导致部件书写错误。就书写过程而言，

笔画是有起止的线条，从落笔到下一次提笔的过程中写出的点

和线就叫一笔或一画（邵敬敏，1992）。笔画分基本笔画和派

生笔画。基本笔画指在书写时笔画方向始终不变，而派生笔画

则指在书写时笔画方向产生变化。笔画的基本形状就是笔形。

研究学者对汉字的基本笔形数量有不同的看法。“永”字八类

说（点、横、竖、撇、捺、提、折、钩）（见图1）便是其中一

说。

图1 永字八类说

    根据黄金诚（2016）《论汉字笔画》一文中提及的文字学论

著中，数位学者（文以战， 1964；张静初， 1988；苏培

成，2001）都把汉字基本笔画设为六种，其中不含“提”；张

玉金和夏中华（2001）设置“现代汉字单一笔画五种：横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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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捺点”；王宁（2001）设六种“横竖撇捺折点”；孙钧锡

（1980）设笔画八种，再细分为30多类。各学者对汉字笔画数

量的看法各异，也说明了目前汉字基本笔画数量还没有一个标

准可作为依据。无论是汉字学理论、规范化标准制定，抑或应

用领域（语文教育，工具书检索，信息处理等），笔画概念至

今仍处于眉目不清的状态（黄金城，2016）。

        2.2 汉字偏误分析文献回顾

  许多学者注意到非汉字圈学生在汉字学习过程中出现各种汉

字书写偏误，继而从不同角度、方法及对象对汉字偏误进行研

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马敏一（2020）以中亚华裔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汉字笔

画、笔顺习得展开调查研究，并寻获773个偏误字。他们将这些

偏误字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后发现，偏误主要集中在俄文字母式

书写汉字笔画、笔顺的偏误；笔画、笔顺增加或减少的偏误；

忽视笔画长短的偏误及笔画、笔顺书写混乱偏误。文中还进一

步探讨偏误原因，对留学生的汉字掌握情况及授课教师进行了

访谈调查。金伟（2020）对9位母语为俄语的留学生的汉字笔画

偏误进行了统计归类。调查结果发现笔画偏误从多到少依次为

笔画增减、笔画失准和笔画替代三大类。

  王洋（2019）在调查研究72名来自东盟国家零起点留学生汉

字笔画书写情况时，以基本笔画分析为基础，对学习者的汉字

笔画书写错误进行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内在书写不规范的情况

（笔形偏误、笔向偏误、笔际关系）和笔画书写错误（笔画

数目错误、笔画形状错误、笔画关系错误、部件错误、结构错

误）。侬斐(2019)从汉字笔画书写偏误来看，留学生的笔画

偏误主要有“提”和“撇”混淆及英语字母和偏旁混淆。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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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佳（2019）采用问卷测试，对印尼学生的汉字笔画偏误进行

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印尼学生汉字笔画偏误主要分为四类：

笔形、增减、组合和拆连偏误。段逸云（2019）结合问卷调查

和访谈的研究手段，对柬埔寨大学生的汉字笔画偏误进行分析

后发现，笔画偏误主要有笔画数目、笔形、笔向、笔际关系偏

误等。郭婷（2019）在分析非汉字文化圈学生汉字笔画偏误类

型时指出，非汉字文化圈的笔画偏误特征有笔画缺损、笔画增

加、笔画变形、笔画方向改变、笔画组合关系偏误。

    李君（2015、2016）以俄罗斯学生的汉字书写偏误为研究语

料。通过分析及归纳得出结果是，俄罗斯学生的汉字书写偏误

有三大类，分别是笔画类、部件类和整字偏误。李君（2015、
2016）又将三大类偏误进行细分：笔画类偏误细分为七个小

类、部件类偏误细分为四个小类、整字细分为三个小类（见表1）。

周文汇（2014）在分析泰国学生在初级阶段的汉字习得现状调

查中发现，泰国学生的汉字偏误主要有三大类和18小类（详情

见表1），其中以笔画变形偏误最多，部件组合的偏误则是仅次

于笔画变形偏误。董芳芳（2010）对新疆的中亚留学生的汉字

偏误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中亚留学生的笔画偏误比例高

于部件偏误，而笔画增减偏误是最常出现的，然后是笔画组合

和笔画变形偏误。郭圣林（2008）从笔画的角度分析外国学

生的汉字书写偏误。郭氏将笔画习得偏误分为笔形偏误、笔向

偏误、笔际关系偏误、笔画数目偏误，并对其偏误原因进行分

析。

   在文献搜索过程中发现，以马来西亚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

汉字偏误研究的有杨智㭎（2019）和张蕴琪（2019）。前者对

国民型华文小学生的汉字偏误进行了调查。研究内容包括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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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部件偏误和结构偏误。调查结果发现笔画偏误从多到少

依次排列是：笔画减损、笔画增加、笔画误用、笔画变形、笔

画误断、笔画误连、笔画位置偏误。后者的研究对象是马来西

亚国际学校小学生。通过偏误类型统计结果显示，学习者的偏

误类型主要可分成三大类，即笔向偏误、折笔偏误和笔向兼折

笔偏误。

   根据上述文献综述来看，尽管对外汉字偏误研究成果丰硕，

但针对马来西亚对外汉语学习者的汉字研究还是非常少的。从

文献搜索中，也仅寻获两篇关于马来西亚汉语学习者汉字习得

的研究。因此，本文将针对马来西亚非华裔学生的汉字笔画书

写偏误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并收集非华裔生的汉字练习册作

为语料基础，进行数据统计及分析。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砂拉越玛拉工艺大学沐胶分院选修

《基础华语（二）》的56名非华裔学生，所有被试者的母语文

字都是拉丁字母，也就是马来语和英语。他们都是工商管理系

文凭班的非华裔学生，在选修《基础华语（二）》以前，他们

已通过为期一学期的《基础华语（一）》考试，也在修读《基

础华语（一）》的时候，掌握了汉字笔画书写方式、汉字笔画

规则和汉字结构的基本知识，并于课堂上学习书写汉字。

        3.2 研究语料及调查工具

  本文主要研究语料为玛拉工艺大学副教授和讲师（刘香伦、

吴淑美、亚芝君、李锡锐）合作编写的《学汉字1、2》教材里

的所有汉字。测试汉字共68个。笔者在学期末向学生收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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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习写簿为研究语料，以找出非华裔生的汉字笔画书写偏

误，并对其偏误进行归类。虽然被试者在《基础华语（一）》

已掌握汉字笔画基本知识，但教师依旧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向被

试者教授汉字。首先，教师介绍汉字基本笔画、汉字基本规则

及汉字结构，让学生了解汉字的基本概念，才开始教学生写汉

字。我们将收集到的语料分别以记录、扫描的方式保存起来，

再采用Microsoft Excel进行数据统计工作。本文的统计基本原则

是：一个被试者在相同汉字的相同错误表现，以一次计算；对

一个被试者在相同汉字不同的错误表现，则按多次计算。

       3.3 笔画偏误框架

    表1是多位学者对汉字笔画偏误类型的区分。本文参照了马

敏一（2020）、金伟（2020）、王洋（2019）、付美佳（2019）、

李君（2015、2016）、周文汇（2014）、董芳芳（2010）和郭

圣林（2008）对汉字笔画偏误的分类法为标准。从表1我们可看

到反复在不同论文期刊内出现的汉字笔画偏误类型。因此，本

文在表1笔画偏误类型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研究对象汉字书写偏

误的表现形式得出了11种非华裔生在汉字书写中产生的汉字笔画

类偏误。

表1 其他学者对汉字笔画偏误类型的分类

53

作者 年份 笔画偏误类型

马敏一 2020 字母类的汉字笔画、笔画增加或减少、笔画长

短、笔画书写混乱

金伟 2020 笔画增减、笔画失准、笔画替代

王洋 2019 笔形偏误、笔向偏误、笔际关系、笔画数目错

误、笔画形状错误、笔画关系错误、部件错误、

结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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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是笔者对11种笔画偏误类型进行的编码及描述。从表2可
以看到，部分笔画偏误类型进一步的细分，如：笔画笔形（C
类）进一步细分为笔画失准（C1）和笔画不完整（C2）；笔画

组合关系（D类）分为笔画结构位置错误（D1）和笔画长短失衡

（D2）两类；笔画误断误连（F类）：笔画误断（F1）和笔画误

连（F2）。

表2 汉字笔画偏误类型及描述

编码 笔画偏误类型 笔画偏误类描述

A 笔画增加 指在写汉字时多写了笔画

B 笔画减少 指在写汉字时少写了应有的

笔画

C 笔画笔形                                                                 指在写汉字时笔画形状失准

指笔画没写完，只写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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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美佳 2019 笔形、增减、组合、拆连偏误

李君 2016 笔画长短偏误、另一个笔画代替了应写笔画、笔

画数不正确

李君 2015 笔画增加、笔画减少、笔画错形、相接写成笔画

相交、相交写成相接、笔画连贯相连写成非连贯

相连

周文汇 2014 笔画变形、混淆近似笔形、笔画长短失衡、笔画

错交或错接、笔画位置错误、笔画增减、笔画断

裂、笔画误断误连、笔画分离、笔画类化改换、

笔画变向、自创简笔画

董芳芳 2010 笔画变形、笔画增减、笔画组合、笔画误断、误

连、汉字没有的笔画

郭圣林 2008 笔形、笔向、笔际关系

笔画失准（C1）
笔画不完整（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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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笔画组合关系 指将笔画之间的位置关系混

淆或颠倒

指笔画过长、过短

E 笔画方向 指的是笔画的走向或者说运

笔的方向错了

F 笔画误断误

连

笔画误断

（F1）
指的是一个笔画写成了两个

笔画

笔画误连

（F2）
指的是两个笔画写成一个笔

画

G 汉字里没有的笔画 受母语形体的影响而写错的

笔画

H 出现多种笔画偏误 指一个汉字里出现一种以上

的笔画错误

四  结果分析与讨论

         4.1 非华裔生汉字笔画书写偏误分布统计

  本文一共收集了56名非华裔生在《汉字本1、2》中书写的汉

字，共3400字。语料中的汉字笔画偏误根据表2笔画偏误类型得

出图2和表3的数据。从图2分析结果显示，非华裔生的汉字笔

画书写偏误高达73%（2487个），只有27%（913个）的笔画是

以正确方式书写。这说明非华裔生的汉字笔画书写偏误频率偏

高，需进一步提升汉字笔画书写能力，以减低笔画书写偏误频

率。

   通过数据统计，非华裔生汉字书写2487次偏误频率中发现，A
类笔画增加的偏误频率共18个，占0.7%；B类笔画减少偏误频率

有110个，占4.4%。虽然非华裔生的笔画增加（A类）和笔画减

55

笔画结构位置错

误（D1）
笔画长短失衡

(D2)



陈慧玲、庄蕊珍：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字笔画书写偏误分析——以玛拉工艺大学为例

学
习
研
究

少（B类）偏误频率不高，但汉字的笔画数是固定的，笔画的增

减都会造成汉字偏误。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非华裔生汉字笔

画书写的增加或减少。  

  

图2 汉字书写情况

   汉字的笔形一般来说都是固定不变的，而正是这种固定不变

的笔画形状组合成字，形成了汉字不同的面貌，使汉字相互区别

开来（尉万传、毕艳霞，2007）。据表3所示，非华裔生C类笔

画笔形偏误频率共773个，占31.1%。本文将C类汉字笔画笔形偏

误类型进一步分为笔画失准（C1）和笔画不完整（C2）。根据

语料统计，笔画失准的偏误频率共683个，占27.5%；笔画不完

整偏误频率共90个，占3.6%。D类笔画组合关系偏误频率共888，占

35.7%。本文在分析语料过程中，将D类笔画组合关系分为笔画

结构位置错误（D1）和笔画长短失衡（D2）两类。非华裔生在

书写汉字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汉字构件之间的空间合理分配的

需求，造成笔画结构位置错误（D1）频率712个，占28.6%。在

笔画长短失衡方面，非华裔生的偏误频率共176个，占7.1%。F类
笔画误断误连偏误频率为129个，占5.2%，其中笔画误断（F1）
偏误频率共60个，占2.4%，笔画误连（F2）偏误频率有69个，

占2.8%。另外，非华裔生的汉字笔画方向错误（E）频率共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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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汉字里没有的笔画（G）的出现频率也相当高，305
个（12.3%）；出现多种笔画偏误（H）频率为224个（9%）。

   纵观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发现D类笔画组合关系的偏误频率

最高，接着是C类笔画笔形，然后是G类汉字里没有的笔画，而

A类笔画增减的偏误频率则最少。表4是非华裔生汉字笔画偏误

的例字。我们会在接下来的部分（4.2）讲述偏误产生的因素。

表3 非华裔生汉字笔画类偏误类型分布情况

编码 笔画偏误类型 偏误频率 偏误百分比

A 笔画增加 18 0.7
B 笔画减少 110 4.4
C 笔画笔形	 773 31.1
D 笔画组合关系	 888 35.7
E 笔画方向错误	 40 1.6
F 笔画误断误连	 129 5.2
G 汉字里没有的笔画	 305 12.3
H 出现多种笔画偏误	 224 9

总数 2487 100

表4 汉字笔画偏误例字

编码 偏误类型 偏误例字

A 笔画增加

    （晚）、    （不）、    （太）

B 笔画减少

    （五）、    （师）、    （好）、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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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笔画失准  

     (四)、     （七）、    （学）、    

    （没）、    （病）

C2 笔画不完整

    （生）、    （有）、    （年）、   

    （我）

D1 笔画结构位置

错误     （星）、    （不）、    （华）、

    （请）、

D2 笔画长短失衡

    （医）、    （天）、    （午）

E 笔画方向错误

    （你）、    （的）、    （来）、  

    （茶）、    （少）

F1 笔画误断

    （期）、    （饭）、    （要）、   

    （东）、    （多）

F2 笔画误连

    （老）、    （生）、    （先）、    

    （华）

G 汉字里没有的

笔画

   

    （日）、    （今）、    （么）、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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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出现多种笔画

偏误

    

    （喝）、    （晚）、    （餐）、    

    （病）、    （课）

     4.2 非华裔生汉字笔画书写偏误成因

  大部分的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L2)或外语的初学阶段

时，习惯且自然地将母语的知识迁移到L2或外语学习上，进而

影响学习者的L2或外语学习效果。非华裔生汉字笔画书写偏误

产生的原因免不了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学习者的母语或所

熟悉的语言文字先于第二语言。他们在学写汉字的初期，往往

从母语或熟悉的符号中寻找与汉字笔画相对应的符号来书写汉

字，进而造成同化现象（陈思颖、刘亚男，2016）。例如，非

华裔生都学过马来语和英语，他们在写汉字“七”的时候，会

把它写成字母“t”；一些学过爪夷文字的非华裔生学生，会将汉

字“九”的第二个笔画“  （横折弯钩）”写成爪夷文字“   ”。

母语文字（拉丁字母）的书写形式在非华裔生学习汉语的过程

中发挥了消极的作用，使他们在汉字笔画学习上产生了母语负

迁移现象，进而产生书写偏误。通过语料分析，笔者也发现非

华裔生在写汉字时，也会被平时所使用的特殊符号影响。如：

把“ （撇）”误写成“/”、“ （横撇）”误写成“>”等。

  汉字与字母是不同语言的记载符号，这两类书写符号的排列

原则也大相径庭，二者的内部空间和相互比例亦存在差异（李

丽，2014）。学习者对汉字部件的组合、立体结构没有确定的

认识，致使学习者不能对汉字进行合理的组合与布局，只好把

汉字随意地堆砌在一起，偏误便因此应运而生。初学者经常把

一个汉字写得不成方块，左高右低、东歪西倒（刘艳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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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例字中的“星”，非华裔生常常将“日”和“生”分割太远

或将上结构的“日”字写的偏左或偏右；又如“华”的结构为   

   ，但由于非华裔生对汉字结构的掌握不够全面，将该字写成

“  ”。

  非华裔生在处于认识汉字的形状、对汉字笔画的书写方式还

不熟悉、甚至是还没掌握好基本的汉字笔画的状况下，也是

造成书写偏误的原因之一。“重口语表达，轻汉字书写”的学

习环境下，也使学生在学习汉字方面没有倾注太多的时间学习

汉字。加上课程时间紧迫，非华裔生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接触汉

字，也是间接造成非华裔生汉字笔画偏误问题。即使非华裔生

的汉语学习已迈入第二学期，但他们对汉字笔画的认识依旧处

于懵懂阶段。有些非华裔生甚至只是将汉字的轮廓“画”出

来，而不是写出来。对于汉字笔画的起点、方向和落点也不甚

了解。如： (提/挑)的起点本该是左下角，但学习者却写成

“ （撇）”，如例字中“没”的部件（氵）的第三个笔画

“ (提/挑)”，常常被非华裔生看做是“ （撇）”来书写；

又如“七”的“ （竖弯钩）”，也被他们误将其写成“ （斜

钩）”、“  （竖弯）”等偏误。

五  结语

   综上所述，非华裔生汉字笔画书写偏误非常严重，主要成因

是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Gass & Selinker, 2001; Norlida, 2015）
以及对汉字结构不够熟悉所致（Feng，2015）。由于笔画是对

外汉字教学的起点（刘珣，2003；程朝辉，1997），汉字教学

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掌握好汉字笔画的书写方式，有助于

推进学习者后续学习汉语的动力。因此，教学者有义务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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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出现石化现象前注意到偏误产生因素，并及时纠正，以减

低或抑制偏误的发生，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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